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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立

一个早上，孙诚站在宾馆一处高
高的平台，遥望着不远处的湖面。湖
水清澈，碧波荡漾，像美丽的青春年
华。

年轻的女服务生远远地走来，孙
诚轻轻地让开。女服务生悦耳的声音
响起：“谢谢。”又说：“早上好。”女服务
生一口洁白的美丽牙齿。孙诚来了兴
致，将手中崭新的书，递给她，说：“这
书，送给你！我新出的。”女服务生钦
佩的表情，说：“谢谢！”

那 一 年 ，孙 诚 20 多 岁 ，意 气 风
发，参加一个隆重的文学颁奖活动。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甚至穷极一生
都无法获得的一个至高荣誉。像那
初升的旭日，孙诚也在冉冉升起，散
发着炽热的光芒。

又一个早上，孙诚艰难地行走在
宾馆长长的水泥路上，脚步在颤抖摇
晃，好几次，都差点摔倒了。

年轻的女服务生远远地走来，有
些眼熟。孙诚想要转过身去，突然又
停住了，苦苦一笑，自己的这个鬼样
子，她还能认得出吗？

女 服 务 生 似 乎 认 出 了 孙 诚 ，看
了好几秒，像惊喜般，悦耳的声音再
次响起：“是你吗？作家？”孙诚讪讪
然地，说：“是我，不，不是作家哈，就
是 随 便 写 写 ，难 得 你 还 能 认 出 我
来？”女服务生说：“那是自然了，你
那么帅气，书又写得那么好，对了，
上次你给我的书，你还没给我签名
呢，等等我哈！”女服务生轻盈又苗
条的身子，快步地往回走。孙诚看
着女服务生匆忙离开的背影，不自
觉地，拢了拢自己枯草般的杂乱鬓
发。又想着，是不是，该去房间洗一
把脸？

几个月前的一场触目惊心的车
祸，孙诚的一条腿，已经瘸了。

不远处，女服务生朝树木丛后的
一对中年男女，悄然地打了个手势。
那对中年男女，轻轻擦了把眼角的
泪。

身后，初晨的旭日又在这一天缓
缓升起。

旭日东升

小小说

□朝鲁巴根

1984 年 6 月至 1987 年 2 月，我
从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直 属 机 关 下 派 到
莫 力 达 瓦 达 斡 尔 族 自 治 旗 挂 职 工
作 。 当 时 ，正 值 我 国 改 革 开 放 初
期，各项事业处于拨乱反正，正本
清源，改革开放逐步走上正轨的历
史阶段。莫旗是我的故乡，我以热
爱 自 己 的 民 族 的 热 情 和 一 个 新 闻
工作者的视角，全身心地投入到莫
力达瓦的各项改革。近三年来，我
走 遍 全 旗 72 个 少 数 民 族 村 屯 ，深
深 感 受 到 这 里 的 贫 穷 和 纯 朴 的 民
风。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与
旗委、旗政府的同事们一道，围绕
全 旗 的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各 个 领 域 进
行了力所能及的各项改革。

1. 从 宏 观 上 对 莫 旗 经 济 发 展
模式作了改革思考。

旗 县 是 宏 观 经 济 和 微 观 经 济
的结合部。经过“十年动乱”，“以
粮为纲”方针已成为当时指导全国
农村工作的铁定模式。1986 年初，
时 任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党 委 书 记 的 张
曙 光 同 志 在 一 年 一 度 的 全 区 三 级
干 部 会 议 上 开 展 了 为 期 一 个 月 的

“念草木经，兴畜牧业”的大讨论，
闭 会 时 要 求 每 一 位 与 会 者 必 须 交
一份学习论文。当时的会议上，人
们热议将内蒙古各地可分为“林牧
经济型”“农牧经济型”“城市经济
型”等多种类型。我交的论文题目
是：“从实际出发，实施兴草兴畜战
略”，提出莫旗兼有“林牧经济型”
和“农牧经济型”的特点，实行“林
牧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经
济 建 设 方 针 更 为 合 适 。 我 的 这 篇
论 文 于 1987 年 1 月 18 日 在《内 蒙
古日报》发表后在当地引起较大反
响。我提出莫旗应该实行“林牧为
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
是以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从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方面
统筹考虑的。

首先，有利于提高当地的生态
效益。莫旗 1.1 万平方公里总面积
中 70%以上是山区，次生林和宜林
宜 草 山 地 面 积 占 全 旗 面 积 的 一 半
以上。当时旗境内有 44 条大小河
流 ，以 每 年 60—70 亿 立 方 的 径 流
量 滋 润 着 达 斡 尔 山 乡 和 辽 阔 的 松
嫩平原。

1984 年 6 月我到莫旗工作，当
年 8 月就赶上雨季洪灾，我与时任
旗 人 大 主 任 敖 玉 定 同 志 率 队 奔 赴
莫 旗 东 部 五 个 乡 抗 灾 。 赶 到 哈 达
阳乡哈力图村时，当地已经汪洋一
片 。 我 们 划 着 小 船 进 入 达 斡 尔 农
宅院里，下船推门走进去，里边水
已淹到炕沿下，炕上有一位老汉还
听 着 收 音 机 不 愿 离 去 。 我 们 无 奈
之下强行把老人拖走⋯⋯

1986 年 夏 天 ，诺 敏 河 发 大 水 ，
沿 河 村 屯 被 淹 。 我 和 旗 委 书 记 额
尔 德 木 图 同 志 一 道 率 部 从 北 部 库
如奇乡诺敏河上游乘小船南下，一
路 为 沿 河 被 淹 村 屯 少 数 民 族 群 众
送 去 抗 灾 物 资 。 小 船 行 至 宝 山 镇
诺敏河摆渡码头时，险些被河上的
摆 渡 码 头 钢 缆 刮 翻 。 船 好 不 容 易
划 到 博 荣 乡 四 方 山 村 附 近 天 色 已
黑。因为诺敏河水流湍急，水位急
剧下降，船被搁浅在河中间的过水
路 面 上 了 。 大 家 只 好 下 船 徒 步 摸
黑 走 到 四 方 山 村 老 乡 家 住 了 一
夜。⋯⋯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浙 江 省 工 作
时根据当地自然条件，提出“ 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点是有远
见的，现在这句话已经写入党和国
家的重要文献里。他提出的“生态
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也写入修改补充后的党章里，其观
点之正确，教训之深刻，经验之宝
贵，凡是在基层工作过的同志一定
都有同感。

其次，有利于提高当地的经济
效益。莫旗 1978 年农民人均纯收
入 71 元 ，其 中 达 斡 尔 族 人 口 占 多
数 的 阿 尔 拉 镇 的 人 均 纯 收 入 仅 有
40 元 。 1985 年 ，全 旗 工 农 业 总 产
值 虽 然 比 1980 年 翻 了 一 番 ，但 人
均纯收入 340 元，远低于当时的呼
伦 贝 尔 盟 、全 区 、全 国 的 平 均 水
平 ，其 中 达 斡 尔 等 少 数 民 族 农 民
的 人 均 纯 收 入 仅 213 元 。 达 斡 尔
等 少 数 民 族 贫 困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就 是 多 年 实 行“ 以 粮 为 纲 ”方
针 ，排 斥 多 种 经 营 ，单 打 一 搞 粮
食 。 1985 年 ，全 旗 农 民 人 均 粮 食
纯 收 入 228 元 ，亩 均 37.6 元 ，还 不
如 一 只 山 羊 或 5 只 白 条 鸡 的 收
入 。 1985 年 ，全 旗 300 个 纯 收 入
超 万 元 的 农 户 中 ，没 有 一 家 靠 单
纯 种 粮 致 富 的 ，而 且 大 多 数 万 元

户 都 是 汉 族 ，达 斡 尔 族 万 元 户 屈
指 可 数 。 当 时 ，林 牧 业 产 值 在 全
旗 农 业 生 产 中 的 比 例 虽 然 不 大 ，
但 发 展 的 空 间 很 大 ，从 长 远 看 将
要超过种植业的收入。

再次，有利于提高当地的社会
效 益 。 达 斡 尔 人 世 世 代 代 依 山 傍
水靠打猎、采集、放木排、养畜、种
杂 粮 和 烟 叶 儿 ，顽 强 地 生 存 到 今
天，就是靠多种经营繁衍下来的 。
1985 年，莫旗各族群众和林场职工
当年的采集、狩猎、木材加工等收
入约 700 万元，都是利用和保护山
林资源取得的。所以，莫旗的达斡
尔等少数民族离不开大兴安岭，大
兴 安 岭 也 离 不 开 达 斡 尔 等 世 居 少
数民族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2. 从 微 观 上 做 了 几 件 改 革 尝
试。

一 是 探 索 林 权 制 度 改 革 。
1985 年 至 1986 年 间 ，根 据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实 行 农 业 大 包 干 之 后 进 行
林权改革的要求，莫旗决定在中部
次 生 林 区 搞 林 权 下 放 到 户 的 改
革 。 我 在 宝 山 镇 的 一 个 村 蹲 点 搞
试验。但是事与愿违，由于宣传和
措施不到位，个别农户将分到的次
生林进行推光头式的砍伐，结果造
成 森 林 植 被 的 破 坏 。 可 以 说 这 次
的林权改革是失败的，摸着石头过
河不知水深浅，作为旗政府主要领
导，我是有责任的，至今感到很内
疚。

二是探索民营经济改革，当年
有四个人物值得回顾。

—— 莫 旗 啤 酒 厂 的 刁 佳 振 。
1984 年 我 到 莫 旗 工 作 时 ，民 营 企
业旗啤酒厂成立不久，厂长刁佳振
一个瘦小的黑脸汉子，他头脑灵活
胆子大。有一天他找到我说，当地
有 优 质 大 麦 原 料 和 清 洁 的 嫩 江 水
资源，想扩大生产就是缺少资金和
技术。于是，我借出差的机会领着
他 跑 自 治 区 有 关 部 门 争 取 到 一 点
资金，旗政府又给他解决了国家正
式工指标，以解决其后顾之忧。这
个 民 营 啤 酒 厂 后 来 与 东 北 的 一 家
名牌企业搞联合，抱团取暖，借船
下海，以解决资金、技术和市场的
难题，结果越搞越大，一直成为莫
旗 的 第 一 利 税 大 户 ，2017 年 实 现
利税 7000 多万元。

—— 小 煤 矿 主 吕 增 瑞 。 莫 旗
地下没有大的矿藏资源，北部山区
有 点 煤 层 质 量 又 一 般 。 莫 旗 农 村
大 多 数 农 户 靠 砍 伐 木 材 和 农 作 物
秸秆作燃料，对林业植被和环境污
染 影 响 很 大 。 汉 族 农 户 吕 增 瑞 找
到旗政府，说他手头有点积蓄想搞
小煤矿，以缓解旗内的煤炭需求 。
旗政府及时召开旗长办公会议，很
快解决了吕增瑞的办矿手续，使其
尽 快 投 入 生 产 。 吕 增 瑞 办 起 煤 矿
后 免 费 为 附 近 小 学 送 去 不 少 煤
炭。由于煤炭矿藏潜力不大，他开
的小煤矿运行了几年就停工了，他
又 到 口 岸 城 市 满 洲 里 搞 别 的 项 目
去了。

—— 个 体 运 输 户 郭 兆 祥 。 莫
旗 政 府 所 在 地 尼 尔 基 镇 紧 靠 嫩 江
边，与江东黑龙江省的讷河县（后
改为讷河市）隔江相望，多年来尼
尔 基 渡 口 一 直 靠 舶 船 摆 渡 。 随 着
两 岸 人 口 的 增 加 和 经 济 社 会 事 业
的发展，尼尔基渡口过往车辆、人
流 繁 忙 ，往 往 排 队 等 候 很 长 时 间
才 能 过 江 。 公 办 的 两 艘 舶 船 远 远
满 足 不 了 渡 江 需 求 ，因 为 拥 挤 还
时 常 发 生 人 畜 落 水 事 件 。 旗 交 通
局 职 工 郭 兆 祥 有 一 天 找 到 我 ，提
出 想 办 个 体 摆 渡 船 ，以 发 挥 他 一
技 之 长 ，同 时 希 望 缓 解 尼 尔 基 渡
口 的 瓶 颈 问 题 。 旗 长 办 公 会 议 及
时 研 究 解 决 了 郭 兆 祥 的 有 关 手
续 。 我 在 任 期 间 与 分 管 交 通 的 副
旗 长 赵 凤 林 同 志（后 来 任 呼 伦 贝
尔 市 政 协 主 席）共 同 跑 国 家 交 通
部 、自 治 区 交 通 厅 等 有 关 部 门 争
取 到 投 资 ，在 尼 尔 基 嫩 江 渡 口 上
建 起 一 座 平 战 结 合 的 战 备 浮 箱
桥 ，大 大 缓 解 了 嫩 江 渡 口 的 过 江
难矛盾。1986 年在宝山镇诺敏河
渡 口 上 建 起 一 座 永 久 性 的 水 泥 公
路 桥 。 两 桥 的 建 成 结 束 了 两 省 区
和 自 治 区 境 内 相 邻 旗 县 的 断 头 路
现 象 。 随 着 后 来 尼 尔 基 水 利 枢 纽
工 程 的 建 成 ，嫩 江 上 又 建 成 一 坐
永久性的水泥公路桥，当年的“ 战
备浮箱桥 ”完成了其使命，成为人
们的历史记忆。

—— 个 体 工 商 户 王 世 祥 。 尼
尔 基 镇 中 心 街 南 侧 有 个 农 贸 市
场 。 当 年 因 为 摊 点 小 商 贩 多 ，面
积狭窄，拥挤不堪，是个脏、乱、差
的 市 场 。 旗 政 府 决 定 扩 建 农 贸 市
场 并 出 台 优 惠 政 策 ，鼓 励 工 商 个
体 户 们 先 搬 迁 后 入 住 ，给 拆 迁 的

破 旧 门 店 给 予 适 当 补 贴 。 但 是 ，
个 体 户 王 世 祥 提 出 过 分 无 理 要
求，说什么也不搬迁，就剩他一家
是 农 贸 市 场 的 钉 子 户 ，平 时 又 是
市 场 的 一 霸 。 他 的 破 砖 房 立 在 那
里 ，严 重 影 响 了 农 贸 市 场 的 建 设
进 度 。 为 了 尽 快 解 决 问 题 ，我 组
织 旗 有 关 部 门 以 现 场 办 公 会 议 的
形 式 到 农 贸 市 场 强 行 拆 除 了 王 世
祥 的 破 房 子 ，围 观 的 各 族 群 众 足
有 数 千 人 ，纷 纷 拍 手 称 快 。 为 了
防 止 意 外 ，我 们 特 意 派 公 安 、消
防、工商，甚至医院的医护人员到
现 场 维 持 秩 序 ，使 拆 迁 工 作 顺 利
完 成 。 这 次 行 动 在 当 地 震 动 很
大，也是一次现场法治教育，为遵
纪 守 法 的 工 商 个 体 户 们 保 驾 护
航，保障其合法经营的权利。

三 是 探 索 民 族 教 育 改 革 。 莫
旗 地 处 偏 僻 ，交 通 不 便 ，经 济 落
后，人才留不住，大学生毕业了多
数 不 想 回 来 。 我 和 同 事 们 深 深 感
觉到，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培养不
走 的 人 才 是 关 键 。 于 是 ，经 过 充
分准备，旗委、旗政府联合召开了
当 地 历 史 上 首 次 民 族 教 育 工 作 会
议 。 会 议 经 过 充 分 讨 论 ，制 定 出
关 于 改 善 民 族 中 小 学 、幼 儿 园 办
学 条 件 ，提 高 从 事 民 族 教 育 的 教
职 工 待 遇 ，对 于 考 上 大 中 专 学 校
的 少 数 民 族 学 生 给 予 奖 励 资 金 和
困 难 补 助 等 若 干 规 定 。 加 强 民 族
教 育 的 若 干 政 策 出 台 后 ，有 力 地
促 进 了 当 地 的 民 族 教 育 事 业 健 康
发 展 。 我 调 离 莫 旗 之 后 的 几 年
内，莫旗人大曾召开专门会议，补
充 完 善 了 旗 委 、政 府 当 年 关 于 加
强 民 族 教 育 的 若 干 规 定 ，以 条 例
的 法 律 形 式 重 新 颁 布 ，使 莫 旗 的
民 族 教 育 工 作 步 入 法 治 的 轨 道 。
在 成 人 教 育 的 改 革 上 ，我 在 任 的
那段时间，旗委、政府在以往措施
的 基 础 上 ，继 续 选 派 各 民 族 优 秀
中 青 年 干 部 到 区 内 外 名 牌 大 学 深
造 ，学 成 归 来 后 均 已 成 为 各 级 岗
位 的 主 要 领 导 ，有 的 还 被 输 送 提
拔到盟市、厅局级领导岗位。

四 是 探 索 住 房 制 度 改 革 。
1986 年以前，莫旗的干部职工住房
全部是一家一户的平房院套，冬季
用煤烧土暖气，空气污染严重，宅
基地利用率很低，公家还要给盖房
补贴。随着人口的逐年增加，已无
地可盖平房院套，住房难现象日趋
严重。1986 年，旗政府召开专门会
议，下决心建筑有补贴性质的商品
住宅楼，缓解各民族职工的住房困
难，同时打破多年来形成的公用住
房分配制度。于是，在莫力达瓦达
斡 尔 族 自 治 旗 历 史 上 的 第 一 座 商
品住宅楼拔地而起，人们纷纷以好
奇的眼光围观着这座新生事物。

3. 几点体会
一是既要有宏观思维，又要有

微观举措。作为旗县级主要领导，
对 上 要 贯 彻 落 实 各 级 组 织 的 各 项
要求，对下要对所在旗县几十万各
族人民的安危冷暖和福祉负责，关
键 是 要 善 于 把 握 对 上 负 责 与 对 下
负责的一致性，保持定力，心中有
数。

二 是 既 要 敢 作 为 ，又 要 善 作
为 。 敢 作 为 的 关 键 是 头 脑 里 要 有
党纪国法，不为各种干扰而动摇自
己 的 意 志 和 信 念 。 善 作 为 的 关 键
是把好事做好，一时看不准的事不
能急于求成，给自己和别人一定的
思考空间和行动余地，在探索中改
革，在改革中完善。

三是要清正廉洁，无私才能无
畏。有句古话叫 ：“ 三年县太爷十
万 雪 花 银 ”。 我 下 去 时 带 两 个 提
包，一包是衣服，另一包是书。三
年后离任回来时，随身仍带两个提
包 ，一 包 是 衣 服 ，另 一 包 还 是 书 。
但是，我与莫旗各族同事、同胞的
联系和友谊一直未断。

总之，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莫
力达瓦，我任职期间在故乡的这片
热土上洒了一点汗水，做了一些实
事，改革上做了一些探索。但是，
比 起 长 期 在 这 里 工 作 的 各 族 同 事
们、同胞们，我只是一个临时工，是
微 不 足 道 的 。 借 这 次 的 北 京 研 讨
会回顾那段难忘的历史，作为中国
改 革 开 放 40 年 的 亲 历 者、建 设 者
和受益者，我们可以加深对中国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的理解，从而更加自觉地继续
走改革开放之路，用我们力所能及
的 微 薄 力 量 为 国 家 和 民 族 的 繁 荣
富强献计出力。

改革开放初期的莫力达瓦
□张亚宁

秋 天 是 有 味 道 的 ，从 初 秋 到 秋
末。

广袤的高原在热浪中沉重地喘
息过后，红彤彤的太阳像霜打的树
枝，表面的颜色依然恪守，夏天的那
股毒劲消失了。高原上所有的树叶
与草叶草枝耐不住风的诱惑，偶尔幸
存的绿与成片成片丰满的秋果成了
一道迷人的风景线。无论走在哪个
角落，都弥漫着秋天的喜气。

秋天的高原隐去了往日的荒凉
与贫瘠，无私地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景
象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园地，以喜悦的
画卷与殷实的果实赢得了一种崇高
礼赞。

金灿灿的收获季节到了。在城
市，秋天来得不是那么明显，而在农
村，秋天的味道十足。有人曾经这样
说，只有在农村才能感到秋天存在的
意义。我相信，农村的秋天是幅画，
但不同于画之处是可以闻到沁人心
扉的味道。无论早晨，还是夜晚，只
要你用心。田畔、山丘、路边的那些
成熟的庄稼摇曳着丰满果实热忱地
流溢出芬芳的浓香。当你迈着步子，
兴致勃勃地走在山坡、田埂、平川，立
刻 会 感 到 空 气 中 流 荡 着 浓 浓 的 香
味。一阵风卷起成熟的庄稼弥漫的
香味沁满心房，流连忘返地在那丰收
的边沿久久徜徉，不醉也得醉。

任意折一枝笑弯腰的金黄的谷
穗，或者摘一个红似火的苹果，或者

掐一颗黑黝黝的杜梨，或者掰一个黄
灿灿的玉米⋯⋯一片片、一洼洼、一
枝枝、一颗颗、一串串、一朵朵⋯⋯五
彩斑斓的秋景错落有致地摆放在你
的面前，你会情不自禁地感叹出声来
——秋天的味道美极了。甚至美得
给你留下几分兴奋且陶醉的埋怨：秋
天啊，你怎么会那么美那么香！

若 有 兴 趣 ，与 一 群 后 生 一 起 野
炊，别有一番情趣。烤玉米棒子，烧
土豆，烤红薯，拔萝卜⋯⋯品尝着独
特的野味，不知不觉折叹高原秋天给
高原人的回馈。

站在院子里，屋子里飘出的香味
依然是秋天各式各样成熟的果实被
巧手的妇女做成丰盛的饭菜，圆溜溜
的黄皮子大南瓜切成三角牙蒸熟、绿
莹莹的大白菜拉成根根细丝炒在锅
里、金灿灿的玉米棒子从水中捞出来
冒着热气、圆溜溜的土豆满碗奔跳
⋯⋯眼前的景象无一不流溢着芳香，
顿时产生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愉悦。

时间如流水般过，初秋到秋末，
似乎一眨眼。不过你不要伤心，秋末
的味道还浓。打开淳朴憨厚的庄稼
人的储袋里的粮食，毫不吝啬地散出
一股清香，让你醉倒在身边，秋天的
喜悦永久留在你身边。

秋天是有味道的。初秋，仲秋，
秋末，一直有。

秋天的味道

私语茶舍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李龙年

凌晨深陷于《天边》
我有病态的嗜痴
与疯狂的迷恋
比如斯琴格日乐
譬如《山歌好比春江水》
我准备听一百遍
我已听了一百遍

现在轮到了《天边》
云朵与云飞的天边
他们在天边放牧风筝
他们在珠峰放飞神鹰
他们在悬崖上展览
什么叫作飞翔
什么比爱更辽阔
什么比星星更明亮
什么比眼泪更温暖
什么比颤抖更醉人

100 遍，只是基数
春天刚刚来临

深夜听小提琴曲《草原之夜》
小提琴巨大，琴身宽广如草原
伴奏：小草们进一步屏息、压低身子
钢琴在更辽阔处舒展草原
草原以及梦是宽阔的
雨点把草压得更低
我听到小提琴在轻吻草原
用暗火，连蓝焰都被深藏
草尖为雨水吞噬的声音也被收藏
草匍匐了，草的种仔匍匐了
大提琴琴弦很是敏感
琴身没有被夜色起诉
它的低音恰到好处
低调到草原边缘，低调到
乐手紧闭的双眼
一只流淌出月亮河，但坚持默片
亘古默片，只有心灵微微颤抖
它支撑不了，一滴露珠的沉重
而另一只眼，流淌出
比月色更轻盈的音符
它们也同样坚持用草打出旗语
这个《草原之夜》啊
不曾令星辰沉醉，自己早已沉醉
大提琴琴面，噙满了
不知是泪呢还是夜露，一闪一闪
像草原上，每一棵草的心

听呼斯楞《鸿雁》
小北风逼近喉咙尖
马头琴声颤抖，深夜滚过地平线
草尖上，梦在弯曲
一个人影在向星辰跋涉
他企图把颤音刻在月光之影
月色无所依托
每一滴露珠都是海洋
每一滴水里都藏身尖叫
但声音的曲线已被手腕强势扼制
五线谱上，乐符燃烧
火苗用琴弦，命运的遗产
反复祷告：黑风，黑夜，黑的影子
你们不要越过地平线
不要关闭 时光的唯一祈求
不要阻止音乐
琴弦最后的幻觉
尽管听见影子在无声崩塌
乐符们也要俯身拾取
每一丝，灵魂的颤栗

在大草原（三首）

□野岸

无需回眸
百媚修辞好了时间和地点
一帧江南
流落在蓝色的蒙古高原
水边
时光交出了制高点
雁阵呢？
鱼群呢？
弦断之前
西风提走的一截幽怨
喂饱了长安以北的流年
勾弄的指法里
一半是塞北一半是江南
而浣纱的倩影
早已印成越地的胎记
把卧薪尝胆的故事保全在吴越之间

如今
你又一次长发及腰
长裙如练
拖曳我今生的天高云淡和所有的人间
那辽阔的拔节与浅辄的初黄
是从此春种秋收的思念

流年

塞外诗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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